
编舞大师罗兰·佩蒂说过：“芭蕾是

你与别人相爱、与你知道或不知道的东

西相爱、与抽象或真实的事物相爱的一

种途径。 ” 来看今年的几台芭蕾演出，
《美女与野兽》《魔笛》《黑与白》和《天鹅

湖》， “古典” 和 “现代” 的标签并没

有让这些作品分裂成不同阵营， 无论

正统正典的 《天鹅湖》， 还是把声乐引

入舞蹈的 《魔笛》， 它们共同借用古典

芭蕾的遗产， 诉诸于超越物质和生死

的精神之爱。

穿越欲望之火
生命迎来明媚天真

《美女与野兽》 的编舞蒂埃里·马

朗丹是一个游弋在古典和现代之间的

创作者。 他要求自己舞团的舞者接受

严格的古典芭蕾训练， 在他看来， 芭

蕾基础是召唤力量、 艺术和人性的先

决条件———当古典芭蕾所附属的那套

社会背景荡然无存以后， 它几个世纪

来继承的技巧和训练方式， 是舞蹈领

域的宝贵资源。 所以他在编排中注重

舞者的身体之美， 《美女与野兽》 的

舞步设计是古典的， 而整台作品呈现

的风貌和舞者用身体传达的精气神，
则贴合当代审美， 这就不奇怪马朗丹

被评价为一个 “新古典主义者”。
如果马朗丹的舞团是一支仍在上

升期的年轻团， 那么瑞士洛桑贝嘉芭

蕾舞团是真正的 “老牌 ”。 2001 年 ，
贝嘉亲自率团来上海国际艺术节演出

《生命之舞》， 此后， 舞团成为艺术节

的常客， 这位现代芭蕾编舞大师的名

作 《火鸟》 《波莱罗》 《流浪舞伴之

歌》 和 《贝多芬第九交响曲》 陆续在

这里上演过 。 今 年 是 贝 嘉 逝 世 十 周

年， 舞团带来了他在世时最为看重的

作品 《魔笛》。 贝嘉的作品， 以简洁

而迷人， 相对于他对大型节目的结构

布局， 他真正擅长的是一个一个华彩

片段的制造。 在 《魔笛》 中， 他创造

性地为芭蕾引入了声乐， 舞者在咏叹

调中起舞， 而我们看到的仍是熟悉的

贝嘉 。 他着 迷 于 舞 步 的 秩 序 ， 舞 台

上， 美是第一位的， 舞者年轻健美的

身体像希腊雕塑一般， 他们跳舞， 是

对欲望和生命的礼赞。 在这个爱与黑

暗交织的童话故事里， 贝嘉的舞蹈找

到了和莫扎特的音乐共振的频道， 这

就是穿越欲望之火以后， 生命迎来明

媚天真。

重述经典
打破习以为常的经验

《美女与野兽》 和 《魔笛》 都是

用舞蹈 “转译” 了经典， 而捷克布尔

诺国家剧院芭蕾舞团的 《黑与白》 是

对 《天鹅湖》 的颠覆性的重述。 《黑
与白》 部分地挪用了 《天鹅湖》 里的

人际关系网， 把它搬演到当下饮食男

女的背景中， 戏剧的核心从天鹅公主

奥杰塔转移 到 王 子 齐 格 菲 尔 德 的 身

上 。 在 作 为 童 话 故 事 的 《天 鹅 湖 》
中， 王子面对黑天鹅只是一时情迷，
他终究要选择纯贞洁白的奥杰塔。 现

代版的编舞 则 重 置 了 这 个 “黑 白 之

间” 的难题： 如果黑色的一面能让人

更透彻地看清生命的意义， 迷惘的青

年该怎么选呢？
为什么要颠覆我们习以为常的经

典呢？ 英国先锋派舞蹈团的艺术总监

托尼·阿迪贡说 ： 为了有趣 。 于 是 ，
在他编排的 《雾都孤儿》 里， 作为主

角的 “孤儿” 不再是天真良善的奥利

弗 ， 而是伦 敦 下 只 角 的 贼 窝 老 大 费

金。 费金是狄更斯的小说原作中最重

要的配角， 他是一个狡猾的流氓， 也

是一个街头的教父。 他控制着一群孤

儿， 教唆孩子们行窃犯罪， 但他也真

切地关心过奥利弗， 在他最悲惨的时

候收留他、 照顾他。 在解构和再造这

段穷街陋巷里的 “孤儿往事” 时， 阿

迪贡敏锐地捕捉到嘻哈风格和狄更斯

的叙事高度契合。 当然， 他更着迷于

“童话般救赎” 背后凄凉复杂的英国

底层生态： 和奥利弗一样， 费金也是

一个 “雾都孤儿”， 但他没有一个有

钱的叔叔来救他。 “奥利弗这个角色

太无趣了， 没法引起我的共鸣， 费金

不一样 ， 他像是我的朋友 。” 所 以 ，
这个把街舞和嘻哈音乐带进舞蹈剧场

的年轻编舞， 让我们看到一部没有童

话结尾的 《雾都孤儿》 ———在极度贫

困的状态中， 贪婪和野心最终吞噬了

童年。

音乐、 舞蹈、 意象
组成作为整体的剧场

过去七年里， 荷兰舞蹈剧场 （简
称 NDT） 三 次 到 访 上 海 ， 一 次 都 没

有让人失望 。 2010 年 ， NDT 第一次

来上海演出， 虽然距离捷克编舞大师

基里安卸任艺术总监已有 11 年， 然

而他的光环犹在， 舞团演出的仍是他

的旧作 。 毕竟 ， 基里安执掌舞团 30
年， 《小交响曲》 《小死亡》 《在未

知的地方》 这些作品把舞团提升到世

界超一流的水准 。 2014 年 ， NDT 再

次来沪， 那次的两场演出大胆舍弃基

里安和福塞等前辈的作品， 真正彰显

了舞团一直以来坚持的自我更新的态

度 ， 以 及 新 一 代 编 舞 和 舞 者 的 自

信———即 便 脱 离 基 里 安 ， NDT 作 品

的编排思路和舞蹈质量仍然是扣人心

弦 的 。 如 今 ， 第 三 次 来 到 上 海 的

NDT 选 择 了 更 大 胆 更 新 锐 的 作 品 。
这次三场演出中， 有一支《防御》是真

正意义的新作， 新鲜到上海观众和欧

洲观众之间几乎实现“零时差”———这

支作品在今年 9 月底首演于海牙， 引

起欧洲舞蹈 界 高 度 关 注 。 编 舞 爱 德

华·克勒非常叛逆地用摇滚乐队 “电

台司令” 的音乐作配乐， 编排一支现

代芭蕾的作品， 英国牛津郡的另类摇

滚乐队能和欧洲最好的一群现代芭蕾

舞者产生的化学反应， 对于艺术家而

言， 是一次意外的邂逅， 对于观众而

言， 也许是充满无限可能的奇幻之旅

的起点。
和 NDT 一 起 “重 访 ” 上 海 的 ，

还有洛杉矶舞蹈工坊， 巧得很， 三年

前， 这两支舞团也是一前一后出现在

上海大剧院的舞台上。 要介绍洛杉矶

舞蹈工坊的核心人物本杰明·米派德，

最省事的标签是 “娜塔丽·波特曼的

老公”， 当然这样不太公平， 因为他

的 第 一 身 份 毕 竟 是 个 活 跃 的 编 舞 。
洛杉矶不是 一 个 舞 蹈 艺 术 繁 荣 的 地

方 ， 米派德 创 立 这 个 舞 蹈 工 坊 ， 有

点拓荒的意 思 。 舞 者 的 水 准 虽 不 及

纽约城市芭 蕾 舞 团 或 巴 黎 歌 剧 院 芭

蕾舞团这些 名 团 ， 但 米 派 德 很 懂 扬

长避短 ， 舞 蹈 工 坊 的 作 品 强 调 舞 蹈

和 美 术 、 戏 剧 、 影 像 的 跨 界 合 作 。
这次来演出 的 《心 与 箭 》 和 《另 一

面 》 有视觉 艺 术 家 和 街 头 艺 术 家 的

参与 ， 色彩 明 媚 ， 音 乐 、 舞 蹈 和 视

觉意象共同 组 成 了 一 个 作 为 整 体 的

剧场 。 虽然 作 为 舞 者 时 跳 过 很 多 巴

兰钦的作品 ， 也 曾 出 任 过 巴 黎 歌 剧

院芭蕾舞团 的 艺 术 总 监 ， 米 派 德 本

人的编排风格却绝不 “高冷”， 有种

随性平易的趣味。 就像他自己说的，
他的冲动和 灵 感 全 都 来 自 日 常 ， 他

把舞蹈看作 大 千 世 界 的 一 种 生 活 方

式 ， “从舞 蹈 的 角 度 来 打 量 这 个 世

界， 会发现一切都是舞蹈。”

在舞蹈中
找回生命的力量

米 派 德 的 作 品 也 许 还 要 交 给 时

间去考察， 但他的编排思路很可取：
舞蹈的创作 中 ， 打 破 思 维 定 势 是 必

要 的 。 类 似 “出 其 不 意 ” 的 作 品 ，
也出现在悉尼舞蹈团的演出 《反向》
中 。 2005 年 ， 悉尼舞蹈团应艺术节

之 邀 ， 和 上 海 歌 舞 团 联 袂 演 出 了

《花木兰》。 时隔 12 年， 这支现代舞

团带来彰显 另 一 种 趣 味 和 审 美 的 舞

码。 尤其是一支 《仙人掌》， 充满自

嘲和反讽的 趣 味 ， 看 似 一 本 正 经 却

处处埋伏着 “高 级 黑 ” 的 旁 白 ， 调

侃了充斥于 现 代 舞 和 现 代 舞 评 论 界

的 “高冷 ” 作 态 。 也 许 观 众 会 觉 得

絮叨的旁白 说 得 太 直 白 ， 破 坏 了 舞

蹈的含蓄 ， 但 是 也 不 太 要 紧 ， 舞 蹈

本身看起来 仍 是 愉 悦 的 ， 在 表 面 调

皮搞笑的处 理 下 ， 舞 者 们 个 个 跳 得

生机勃勃 。 身 体 的 光 辉 形 成 巨 大 的

能量场， 超越舞台直接作用于观众，
剧场里的气 氛 随 即 沸 腾 起 来 ， 这 是

身体对身体 的 直 接 反 应 ， 舞 蹈 让 人

产 生 一 种 能 够 暂 时 摆 脱 沉 重 肉 身 、
自我超越的精神体验。

在 舞 蹈 剧 场 里 能 遇 到 的 最 好 的

事， 也就是身体的超验感受吧。
观 看 云 门 舞 集 的 《稻 禾 》 时 ，

看着遍地禾 苗 在 风 中 翻 起 巨 浪 ， 看

着稻花盛开 ， 稻 米 灌 浆 ， 看 着 稻 谷

在金色的秋 阳 里 成 熟 饱 满 ， 在 这 些

直接直观的 影 像 前 ， 看 到 舞 者 舞 出

生命荣枯的 循 环 。 虽 然 ， 面 对 自 然

磅礴蛮荒的 力 量 ， 过 分 精 致 的 舞 蹈

难免沦为孱 弱 的 修 辞 ， 然 而 在 剧 场

里 ， 身体对 身 体 的 直 接 作 用 是 强 大

的 。 有一瞬 间 ， 很 想 掀 开 剧 院 的 顶

棚 ， 想 和 舞 者 一 起 回 到 天 地 之 间 ，
在烈日和暴 雨 中 ， 在 一 望 无 际 的 稻

田里， 找回身体和土地的依傍关系，
找回根植于土地的生命力量。

我们为什么要看人跳舞呢， 也许

就像 “现代舞之母” 玛莎·格莱姆说

的： 我们通过舞蹈感到生命的存在。

还有这些值得关注

本报首席记者 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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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中最重要的是
感受生命的存在

这些年 ，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邀来的舞
蹈节目维持着很高的水准， 养 “熟” 了一批
忠实的舞蹈观众。 随着观众的眼光和品位水
涨船高， 一些名舞团、 名舞者也和这座城市
有了默契。 借艺术节的契机， 贝嘉舞团 、 荷
兰舞蹈剧场、 云门舞集、 洛杉矶舞蹈工坊等
能一次次地重访此地， 被打开了眼界的观众，
也愿意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看待更多新鲜的、
不拘一格的舞蹈。 今年出现在艺术节舞台上
的这些舞蹈作品， 有古典的光彩， 也有现代
的锋芒， 有芭蕾和歌剧的相遇， 也有说唱和
街舞解构了狄更斯的小说。 当舞台的灯光照
在舞者身上， 舞蹈既是身体的修辞， 也是人
性的剧场。 借用 “现代舞之母” 玛莎格莱姆
的话： 舞蹈中最重要的， 是感受生命的存在。

“艺术天空” 系列演出以 “好

节目集中、 好节目惠民” 为理念，
将高品位 、 高质量的文化项目送

进上海各区 ， 实现高雅艺术更亲

民的目标。

上海歌剧院原创舞剧
《早春二月》
时间 11 月 5、 6 日
地点 上海东方艺术中心
舞剧 《早春二月 》 改编自柔

石的小说 《二月》， 反映上世纪二

十 年 代 江 浙 一 带 的 闭 塞 乡 村 里 ，
人们对 “丧失家庭支柱需要给予

救助 ” 人群的冷漠 ， 折射了当时

怀有改变时势理想的青年知识分

子在压抑社会现实面前的苦闷。

芬兰著名钢琴家格拉斯贝克
钢琴独奏音乐会
时间 11 月 7 日
地点 普陀区图书馆剧场
芬兰著名钢琴家佛克·格拉斯

贝克是西贝柳斯钢琴作品的最权

威表演者之一 。 此次艺术天空演

出中， 他将为观众呈现 《芬兰颂》
《悲伤圆舞曲》 等名曲。

比利时 20 个奇异手指
钢琴音乐会
时间 11 月 10 日
地点 东方商厦
“奇异钢琴二人组合 ” 由比

利 时 钢 琴 家 安 德 烈 和 杰 弗 里 在

2014 年成立。 他们乐于为少儿观

众演奏 ， 重视具有教育性 、 互动

性的动画音乐会 ， 力图通过好玩

有趣的方式 ， 与孩子一起感受音

乐创造的魔幻世界 ， 以此激发并

培养出更多的音乐爱好者和音乐

创造者。

以色列伊丝特拉达
爵士音乐会
时间 11 月 12 日
地点 上海城市草坪广场
伊丝特拉达是以色列最著名

的歌手之一， 她的音乐融合爵士、
灵歌 、 布鲁斯和流行歌曲等多种

曲风 ， 鲜明的风格受到众多音乐

爱好者肯定。

英国老地方先锋派歌舞团
《雾都孤儿·费金》
时间 11 月 13 日
地点 上海城市草坪音乐广场
这部当代舞剧从全新角度表

现和欣赏狄更斯的名作 《雾都孤

儿》。 剧中， 创作者把当代嘻哈风

格与古典小说的叙事特征相结合，
生动表现处于贫困状态的英国青

年费金 ， 在贪婪和野心的驱动下

走入歧途的故事。

本届艺术节 “艺术天空”
主要活动介绍

左图， 瑞士洛桑贝嘉芭蕾舞团 《魔笛》
右图， 荷兰舞蹈剧场 《狩猎我心》

上图， 面对自然磅礴蛮荒的力量 ，
过分精致的舞蹈难免沦为孱弱的修辞 ，
然而在剧场里， 身体对身体的直接作用

是 强 大 的 。 观 看 云 门 舞 集 的 《稻 禾 》
时， 看到舞者舞出生命荣枯的循环。 一

瞬间， 想和舞者一起回到天地之间， 找

回根植于土地的生命力量。

右图， 法国编舞马

朗丹被评价为一个 “新

古 典 主 义 者 ”， 他 在 编

排中注重舞者的身体之

美， 芭蕾舞剧 《美女与

野兽》 的舞步设计是古

典的， 而整台作品呈现

的风貌和舞者用身体传

达的精气神， 则贴合当

代审美。

———扫描本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部分舞蹈作品


